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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高原上的冬天已是冰天雪地，

章镇中和杨泽贤带着一个连的部队行进

在甘孜至瞻化的路上，高山峡谷，寒风凛

冽。天上飞着若雾若霰的雪花，步行的军

人还好一些，骑在马上的章镇中和杨泽

贤却冷得最难受，若是其他的团长旅长，

走这么远路程是要坐滑杆的，张镇中则

不，此人素有悍将风度，他每看见军官坐

滑杆就会批评说：“这哪像军人，简直就

是土财主，养这样的军官就是养了一条

猪，怎么能够带兵打仗？”

尽管寒风飞雪，他仍然昂着头，挺着

胸，杨泽看着章镇中的样子，很敬佩章镇

中的军人作风。

“旅长，这一次，我们这么急着到瞻

化有什么重大军务？”杨泽贤问。

章镇中抹一把胡子上的毛冰说：“重

大军务就是我们必须离开甘孜。”

“必须离开甘孜。”杨泽贤看着章镇

中说：“我不知道旅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章镇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杨

泽贤说：“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吧，在我们

离开甘孜的时候，章家麟和陈越江已带

着甘孜驻军包围了格桑曲珍的官寨，他

们将收缴格桑曲珍的所有武器，暂时查

封她的所有财产，把她软禁起来，不许与

任何人接近。”

杨泽贤听后一时间简直懵住了，他

没有想到章镇中连气也不给他透一个就

来了这么一手。闷了一阵才说：“旅长，我

们怎么能这样作？这是不合理的。”

章镇中哈哈笑了说；“什么是理？哪

儿有理？现在有枪就是草头王，我们驻军

四川，刘湘却把我们赶到了西康，连自己

的幺爸也不认，这合理吗？土司可以放人

的脚筋，割人的耳朵，这合理吗？这人世

上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

杨泽贤与眼前这位武人简直无法再

说下去，只好改变了方式说：“就是因为

这事我们就要离开甘孜吗？”

“我离开甘孜是要给这女土司一个

体验失去自由的时间，让她知道应该怎

么作人。要你离开甘孜是为了扫清障碍，

使他们能够顺顺当当地执行任务。我想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也一块弄到

瞻化去的原因了吧？”

“这样对待女土司太不公平了。”

“你说的公平跟你说的合理一样，都

是不存在的，要是她与斑辕泽仁的婚事

一成，康北就要大乱了，康北一乱，这事

对我们还有公平可言吗？”

杨泽贤沉默不语。

“泽贤哪，上次你已经坏了我的计划，

这一次不能让你再坏我的计划啦，所以我

决定把你也带走。我知道你是在追求那所

谓的爱情，爱情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年

轻人的幻想，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看得最

清楚，爱情对男人来说就是一个女人，要

么你征服她，要么抛弃她，千万不可坠入

情网，不然就会永远也不能自拔。”

杨泽贤没有开腔，他在想着，章镇中

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样简单的一介武夫，

这是一个有超人心计而且非常长于玩弄

权谋的人。事实上他杨泽贤是一次又一

次被他耍了，上一次虽然计划没有实现，

却挑起了女土司同他与泽仁之间的误

会，这一次则是非要女土司就范不可了。

杨泽贤心里很难过，自己一次又一

次地落入章镇中的圈套，现在他才知道

身不由己是什么意思。在酒中下药一事

上，女土司对他的误解是他跳进黄河洗

不清的冤案，除非章镇中出来证明，这世

界上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杨泽贤

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在女土司的心里，

一个光明正直、真正爱她的杨团长成了

卑鄙无耻的小人，不是吗？他们就是要女

土司改变自己的婚姻对象嘛，就是为了

让女土司嫁给我杨泽贤嘛。不仅仅是女

土司这样认为，整个康北的人都会这样

认为。我杨泽贤对谁说去？我杨泽贤对谁

表白去？

且不说我要白白地背上这千古骂

名，就凭女土司对我的误会也够我痛苦

今生了。想到这里心如火焚，他决定要跑

回去，把女土司救出来，把一切真相向女

土司说个清楚，不管他信不信。

“泽贤哪，你在想什么心事啊？”章镇

中看着郁郁不乐的杨泽贤问。

“旅长，我是在想我杨泽贤实在冤枉

啊。”杨泽贤沮丧地说。

章镇中莫名其妙地一笑说：“堂堂一个

二十四军的副团长怎么会叫起冤枉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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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木 时 光 秋风起兮、几场雨水淅沥

沥过后，今年一树树迟开的桂

花，到阳历十月，才散发出浓郁

的甜润香味来，粒粒花瓣晶莹

剔透，浅黄的温润如琥珀，洁白

的清雅如雪玉，金黄血红的绚

烂如彩霞。而生长在旷野里的

多花胡枝子，充满活力，长长的

柔枝上，挂满了彩蝶般的花朵。

人们对它的名字冠以“多花”。

花朵繁多，若锦若缎，是它的显

著特点。花色是亮紫色的，有少

许绢白飞流其间，叶是翠绿色

的，花与叶的色彩对比强烈，显

得特别耀眼。

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名

字，世上没有无名草。被夏天阳

光炙烤枯萎了的各种野草，在

绵绵秋雨的滋润下，迅速返青，

并猛力地长高，不给地面留一

丝儿缝隙。能够长到两米高的

多花胡枝子，以其鲜艳的花色，

在百草中独树一帜。

菜子河流域的山坡、路边、

荒地、石岩等林缘荒草处，都会

有它千姿百态的身影。

我关注多花胡枝子已经有

很多年了。小时候，在山坡上砍

柴割草，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

么名字，只知道它能够用于灶

堂里引火煮饭，那是袅袅炊烟

的组成部分。现在许多乡村已

经电气化，很难看见忽上忽下

的飘飞在半空里的炊烟了。春

夏它嫩茎嫩叶的时候，牛羊喜

欢啃食，虽被啃食掉，但不久又

很快地长了出来。

多花胡枝子一般不喜欢密

密麻麻地丛生，三三两两，只在

某一处一株独秀。在大野里碰

见了它，它便当之无愧地成为

我回望岁月、想念亲友的一个

窗口，勾起我诸多的回忆情愫。

走入山野，我常常感觉到，

秋天是四季中最繁盛的季节，

草木葱茏，百花绽放，欣欣向

荣。群山染成墨绿，丰茂而沉

厚，一座座山峰抵达飞升的雨

雾云脚中。盐肤木在秋初开出

满树洁白的花，秋分后就开始

结出酱红色的果。威灵仙的藤

蔓攀缘到高枝上，倾泻出由白

色碎花组成的瀑布。多花勾儿

茶还没有让我来得及关注看访

它，它的累累红果就已缀满枝

头，照亮了整个秋天。黄荆子

花散发着馥郁幽香。一簇簇贴

地生长的草本植物马兰，开出

花蕊浅黄、花瓣白里泛着淡蓝

的花朵，在路面上形成了花的

溪流。藤蔓缠络的白英，顶生

了数不尽的小花，多姿多彩，

像龙葵一样，挂满了一盏盏灯

笼。圆叶与尖叶喇叭花竞相开

放。巴茅高高擎起粉的白的花

朵，像高挂在丛林里的灯笼。

龙牙草与马鞭草，舞动着由众

多碎花装饰的鞭子，在季节之

上扬鞭奋蹄。

许多一年生的蒿草类植

物，夏秋之际，茎秆逐渐半木质

化，它们抓住珍贵的秋光，开出

朴实的花儿，素颜登场。大叶马

兰举起一米左右的高枝，绽放

像白色菊花形状的小花，完全

与草本马兰一模一样。能够长

到三米左右的青蒿，褪尽了叶

子，全身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花

朵，粗看像叶，细看却是粒粒

不易察觉的小花，小如芝麻，

散发出浓郁的最像中草药一样

的奇香。

秋天举办花的盛会，只要

天一放晴，彩蝶与野蜂就会同

秋花约会，在花的海洋中载歌

载舞。这是岁月充满了生命活

力的舞蹈。

多花胡枝子又名萩，在秋

花秋草中别具一格，穿着蓝底

紫红碎花衣，美若天仙。它是豆

科胡枝子属植物，为木质化的

落叶小灌木，多年生，能直立，

主干粗若细麻绳，可生长两米

余，脆而易折，下部土褐色，上

部慢慢转为水青色，多分枝，

被少许浅毛。枝叶繁茂，秋天

一开花，柔软的枝条上，都挂

满了亲吻秋天的唇形花朵，腋

生花柄，无限花序，带露的众

多花朵总会压弯力不堪负的细

枝。粗浅一看，像春天里缩小

版的满树桃花，两者同等鲜

艳，只是花色不同，大小不同，

但其阵容与气势却一点儿也不

会输给桃花。

我闻不到它的花香，但我

猜想一定会有淡淡的香气扩

散，否则，蝴蝶与野蜂绝不会寻

香而来。

它的叶片纺锤形，一支三

片，像三叶草，一支相隔两三厘

米，互生，有小孩的指甲盖大，

叶面光滑碧绿，叶脉清晰，每条

分叶脉纹路几乎规整地达到了

平行状态，叶面构图灵巧简洁。

背面泛白，被有视力难以察觉

的浅白色细毛。

一场场秋雨之后，大地温

润，万物勃兴，百草开花结籽。

天高气爽，白云朵朵，鹰驭长

风。半月左右，马兰、马鞭草、婆

婆针、龙牙草、黄荆子，淡蓝、嫩

黄、浅紫的斑斓花朵，继续在金

黄的秋阳下争奇斗艳，野菊花

不急不躁地才开始举起豆大的

花蕾，而花期较短的胡枝子花，

渐次凋谢了红红紫紫，陆陆续

续地长出了绿豆粒大的豆荚，

扁平，心形，青色。

多花胡枝子特具羽扇纶巾

的秀士风度，是草木中面对萧

瑟秋风的谦谦君子。其根系发

达，可固土防沙，耐旱，耐寒，耐

瘠薄，不择地域，大江南北均有

分布。其叶可替代茶，其种籽若

粟米大，高含油量，可食用。被

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随军茶”。

其柔条可编筐，全株可制为益

肝明目、疗救咳喘的良药。它是

古中国农耕文明交好的山野高

士，历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多

喜欢与之手挽手地连连络络。

在汪洋浩荡的中国诗海中，萩

作为秋天的象征，文人雅士不

吝笔墨，对之轻声细语地低吟

浅唱：“霜刃寒萩敛芳蕊，秋残

叶舞满空街”、“秋风送别已多

时，记忆萦绕萩花枝”、“灯映四

溟月如絮，萩花点缀庭前绿”、

“草木寂静秋夜里，唯有萩花细

雨篇”，诸如此类，柔情似水，表

达了绵长的喜爱与思乡之情。

毕竟是霜降时节已到，岁

月不待人，胡枝子、白英等草

木，不能仅仅停留在开花的浅

层次上，必须着手完成下一步

也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最有

意义的大事，如此才能安好无

虑地冬眠，才能舒心地迎接冬

风严寒的来临。

水稻、花生、玉米等庄稼早

已全部归入粮仓，大地宁静，一

派闲适，忙碌一季的土地也得

到了短暂的休憩，静候十月小

阳春播上小麦油菜等庄稼。秋

收后，闲暇甚多，我畅游在大山

深处，拜访多花胡枝子。秋日赏

花，别有一番快意。“人闲桂花

落”，不仅仅指的是春天里的心

情，这也可以谈说的是人在秋

天里的事。

坐看日月天地宽。秋日里，

云层增厚，金风清凉，气温十多

二十度，舒爽宜人，万物和解，

大地沉静，万千草木爆发出蓬

勃的力量，慢等遥远的冬日雪。

只要气温适度，很多植物

就能不分春夏秋冬地开花结

实。春天时气温逐渐上升，秋日

里气温逐渐下降，无论上升还

是下降，两个季节中都会出现

一个气温稳定在适宜植物开花

的时段上。

许多植物趁着秋天温凉舒

适的时光，争分夺秒，竞相吐蕊，

展露姿容。

傍晚，时光的笔触划过天

际，在墨蓝与橘红间轻轻晕染。

我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行

走于山间小路，远处楼房的灯

光次第亮起，像散落人间的星

星闪烁。偶一扭头，看见几朵白

花，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摇动。

我以为是白梅，走近一看，

却是山茶。它静静地绽放在黑

褐的枝头。花瓣是透亮的白，边

缘却晕着一抹难以察觉的粉；

花蕊则是纯粹的黄，于凛冽中

透出一股清丽脱俗。寒风掠过

时，它不声不响，只是将花瓣微

微收拢，像个倔强的孩子。

山茶花古名“海石榴”。现

代人在翻阅古籍时，常将山茶

与石榴混淆，后经多篇文献考

证，才给它正了名。我为山茶花

鸣不平，它本有姿色，却因名称

的混淆而被忽略了太久。可转

念一想，我方才不也将其误作

白梅了吗？可见世人对它的忽

略，并非全然因称呼之误，更因

它生性太过无言。

它不像梅花那样，在寒风

彻骨中高调地绽放，引得文人

骚客争相吟咏；也不似桃花那

般，在春日里张扬地铺满枝头，

吸引蜂蝶簇拥。它习惯在无人

问津的角落，按照自己的节奏，

静静绽放，哪怕只是自赏孤芳。

所以，每次遇见山茶花，都是一

次惊喜的邂逅。正如今日的我

漫步山间，本以为这寒冬腊本以为这寒冬腊月

里，除了松柏再无其他生机松柏再无其他生机，，却却

能与这棵山茶不期而遇能与这棵山茶不期而遇。。它就它就

那么孤零零地立在小道旁那么孤零零地立在小道旁，，托托

举着洁白的花举着洁白的花。。它就那样它就那样安静

地存在着，仿佛此刻的黄昏，山

间的风雪，都与它无关。

它的静默如此深邃，让我

生出一种奇特的渴望，想听一

听这无言之花，是否也有声音。

便凑近了些，几乎要触到那冰

冷的花瓣，却什么也没听见，只

有一阵若隐若现的泠泠声，丝

丝缕缕地渗进空气里。我转身

欲离，却听见脚下传来一声微

响，不像是踏雪时的咯吱声，而

是清脆的碎裂声。低头看，竟是

几朵山茶花瓣。它们依然洁白，

只是边缘那抹红晕已然黯淡，

像褪了色的胭脂。它们无言地

躺在雪上，花瓣微卷，仍保持着

盛开的姿态，那黯淡的红晕，早

已褪去了浮华，只余下骨子里

的骄傲。

山茶花有一种深沉的力

量，它在寒风中挺立的姿态，本

身就是一首无声的诗，一幅静

默的画，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无言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等待

着那些愿意停下脚步，用心去

感受的人。

天幕沉沉地压下来，风似

乎也更紧了。那颗山茶，连同它

枝头仅存的几朵白，仍在默然

挺立。忽然，一片花瓣旋着落到

了地上，像雪落在了雪里一样。

我驻足片刻，终于转身，将那片

雪与花与花，，连同整个无言的黄昏连同整个无言的黄昏，，

留在了身后留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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